
! ! 基地建设 迫在眉睫
滇缅一带几个空军基地的修建

始于 !"#$年 %月。当时缅甸的腊戌
被日军占领，滇缅公路遭破坏，滇缅
铁路也被切断。本来所有的进口物
资如军火、汽油、药品、机械，以及为
换取这些而出口的物资如钨砂、猪
鬃、水银和桐油都是要由这条陆路
运输的。所以滇缅陆路交通遭破坏
后，我国面临着由于运输问题而造
成的外来援战资源全部枯竭的局
面。有的老兵回忆说，当时那些来自
美国的援华物资全部被困在印度海
港，堆积如山。而战场上的国军士兵
们手持空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杀，
伤亡惨重。
尽管盟国美国希望帮助我们开

辟一条空中走廊来代替滇缅公路及
铁路，可西南一带只有昆明一个机
场在跑道的长度和硬度上勉强可以
承受得住大型运输机的起降。只有
改进机场设备，大运量的空中通道
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国民政府最高
军事当局为此设立了一个“工程委
员会”，以筹备空军基地和扩建机场
的修建。在空军基地及扩建机场的
工程全部完成后，工程委员会有一
份总结报告，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工
程的始末。比如就当时非建机场不
可的紧急局势，“总结”上说：“三十
一年（&"'$年）五月缅局骤变，寇纷
扰及南疆，我西南国际通道顿告中
断。外来物资接济问题随形严重”，
“非加强空中运输”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当时除运输上的需求之
外，美国的空军即将入华参战，我国
本身也计划增强空军力量，而所面临
的也是原有机场数量过少，跑道欠坚

实，设备不完全这样的问题。如已有
机场的数量及设备都不足以容纳大
量及重吨位的战斗轰炸机，而且机场
的仓库房屋缺乏，存置物资及飞行人
员住宿办公等处也都成问题。具体地
说，那些原有的空军基地的缺陷是建
设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由于飞机以
前是通过各种渠道从不同国家引进
的，各地机场的建设每每是按照各类
飞机的起降要求而建，所以建设标准

不一，形式各异。各机场场面多为方
形，有 &(((米、)((米、*((米、%((
米或 '((米见方不等。就跑道来说，
在长度或硬度上都不符合战斗轰炸
机的要求。另外，机场的其他战时设
施也很差，如机场缺乏隐蔽机库、飞
机掩体等防御空袭的设施，夜航设备
也极其落后。为了实现空中运输和空
军反攻，修建机场实属迫在眉睫，而
建成的速度和结果都会直接影响整

个战局。

环境艰苦 牺牲惨重
这些军事基地的修建昼夜不

停。如工程总结报告所述：工地上
“日间尘土蔽天，夜间灯火荧荧，
彻旦不辍”。“同时在一个工地工
作的人数往往在三万以上，而同时
在运输的汽车则往往能达到五百
辆，日夜交替”。由于美国援助的
战略轰炸机 +,$" 和重型轰炸机
+,$'的飞机起降时要求跑道的长
度为 $(((,-(((米，所以加长跑道
是各机场扩建工程的一个主要项
目。为了保证能够承受压力，跑道
的修建过程是：首先要挖掘地面
*(,)(厘米，然后铺设各种尺寸的
石头。先是 %(厘米的巨大石头，然
后是狗头石（因其大小如狗头被当
地人称为狗头石），在狗头石上
铺更小的石子、沙石，最后是细沙
石。每铺设一种石料后，都要浇灌
黄泥用以注满石头之间的缝隙，然
后反复碾压。

落后的技术设备给工程带来
了很多困难。比如用黄泥是因为
当时没有水泥，而没有压路机他们

则仿造传统工具中用来碾粮食的
碾子，做成一些巨大的石头碾子来
代替压路机。所做成的大号的石
碾有 &.) 米高，-,% 吨重。在今天
人们简直无法想象可以用那样原
始的工具造机场。作为历史教育，
美国的俄亥俄州军事博物馆———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博物馆
（/0123405 67897: 3; <2= >3=9 3;

?4219@ A10198 24 B0C@34 DE23）保
存了一个当年滇缅机场修建中用
过的石碾，并在展品说明上写着：
“F74G0C8–+C H04@ ”意思是手
工铺设的飞机跑道。石碾的背景
是上百个军人和民工拉着它碾压
机场跑道的场面。巨大的碾子需
要众人合力才拉得动。在拉碾子
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身体上
的绳子扣在牵动大碾子的绳索上。
因为工作时是一百多人拴在一起
的，所以遭到敌军轰炸时伤亡总是
非常大。

在整个机场施工中困难重重，
其中包括财政、购地、雨季影响等等
方面。首先，建筑工地一带的自然环
境相当恶劣：到处是崇山峻岭、大河
深峡。当地人回忆说，为了采石等施
工上的需要在山里测量其实很危
险，有人就在测量中遇难。另外，当
地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是雨季。由
于气候过于潮湿，在半年雨季里恶
性疟疾（当地叫瘴气）多发，蔓延于
整个工地。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人因
得疟疾而死在工地上 。著名记者萧
乾回忆到当地瘴气的可怕时曾写
道：“同行的一位头天晚上还有说有
笑，第二天一摸全身凉了。我们当时
是席地睡在一座马厩里，他就睡在
我的身旁。”

抗战中建设的滇缅空军基地（上） ! 渠昭

滇缅交通是二战时我国陆上及空中仅
存的国际交通口，也是盟国支援中国抗日
战略物资的唯一输入口，被称为抗战生命
线。笔者的外祖父顾谷成于1919年经清
华学校留美预备班赴美，就学于麻省理工
学院，专攻机械工程。1926年他抱着科学
救国的理想回国，在交通部就职。抗日战争
爆发后，于1938年底接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调令，从交通部新路工程处赶赴川滇，

参加了滇缅铁路及空军基地的建设。在那
里奉职七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最近有机
会看到一些“文革”抄家后所归还的有关资
料，了解到滇缅路特别是昆明、呈贡、羊街、
云南驿、沾益等几个空军基地的修建情况
点滴，感叹不已。在此想回顾一下战时国民
政府领导下的空军基地建设的经过，以追
忆我的外祖父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和
贡献。

" 美国俄亥俄州军事博物馆展出当年滇缅机场修建中用过的石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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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 !"我稍稍松了口气

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造血系统的认识不
断深化，和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的逐渐进
展，对白血病的治疗手段也从原先单一的化
疗，慢慢发展到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凋亡，使
某些类型诸如儿童急淋白血病和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患者，得以长期无病生存。治疗手段的
另一重大进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使许多类
型白血病患者的治愈由希望逐步成为现实。然
而，不论采取何种途径，最先一律都要化疗，以
控制患者骨髓和血液里的癌细胞，杀灭至百分
之一以内求得缓解，然后根据白血病类型和患
者自身条件，制订下一步治疗方案。
开始几天汪泉各方面情况不错，看不出

有什么明显的药理反应。她与同室两位病友
相处得也很融洽。左边病床的王老师，患急性
淋巴白血病已经多年，在如何对待大病及其
护理上，像一位慈祥的长者给汪泉许多有益
的忠告和指导。右边的小兰与汪泉年龄不差
上下，两人有说有笑，相处得像姐妹似的。病
房气氛友好和谐。更让汪泉开心的是，这段时
间，每天上下午都有人来医院探视慰问，有她
单位领导傅强社长和徐有智总编辑，更多的
当然是她的同事和朋友。汪泉从来没被这么
多人关爱过，前两天自己还寻死觅活，绝望消
沉，现在却像明星一样成了众人的中心。那些
日子，她从早到晚，不停地忙于应酬，送走一
拨又一拨来探病的人。尽管身上手上插着输
液管，竟然也跟大家一样兴致勃勃地高谈阔
论，还不时抬起那只空着的手比划着。

然而好景不长。M月 J(日，当第一个疗
程进行到第六天，离结束仅差一天，查血象发
现白细胞非常低。按照省中医院规定，患者白
细胞如果不到两千，为防止感染，需住层流室
进行隔离保护。第一个疗程不得不提前结束。

汪泉刚被隔离保护进层流室时，感到十分
新鲜，我们也觉得有了安全感。我们最初对白血
病的恐慌心理，随着医生治疗思路的明确，也渐
渐平息下来。事已至此，急也无用。趁这相对安

定的空隙，我在家里把几天来纷乱的
思绪进行了一番梳理，将汪泉得病的
前后经过、症状以及目前治疗情况，
整理出一份书面材料，通过上海友人
和天津女作家谷应，分别向上海瑞金

医院血液科和骨髓移植中心以及天津血液研究
所专家咨询。我后来才体会到，白血病患者及其
家属在求医过程中，要尽快从最初的慌乱中摆
脱出来，冷静面对，通过各种渠道多方咨询，集
思广益，以便自己心中有个大致的治疗策略。
上海的两位友人很快为我联系好上海瑞

金医院的有关医生，建议我亲自去上海当面
咨询。M月 J%日，我一早赶到上海，咨询了该
院血液科李秀松医生和骨髓移植中心胡炯主
任。他们一致认为，浙江省中医院无论诊断还
是治疗，均思路对头。关键要看未来两周内
N+O（白细胞）能否升上来，待血象恢复后复
查髓象。如果情况比较理想，继续 P<方案，不
要轻易更改；倘若情况不理想，则需及时调整
方案。总的治疗原则是，尽快控制住白血病细
胞群体及其大量增生，解除因白血病细胞浸
润而引起的各种临床表现。天津谷应也很快
有了反馈，只是天津血液研究所潘医生看了
我所提供的材料后，看法与上面两位不尽相
同。但三位专家都一致建议像我女儿这种由
6BA转化来的白血病，应争取及早移植。
回杭州第二天上医院送饭时，向周主任

汇报了上海之行，并向她打听汪泉白细胞的
情况。“白细胞只有一千，”她说，“此外发现汪
泉有皮肤感染、痔疮和肛裂。”我一听白细胞
不但没升上来，反而还在继续下降，不免有点
着急。周主任安慰说：“白细胞上不来，这是
6BA转化来的患者普遍现象，以后会慢慢上
来的。至于痔疮肛裂，已经给她加用了马应龙
麝香痔疮膏和替硝唑，过几天会下去的。”
过了两天，一直悬在心上的汪泉白细胞，果

真升上来，超过两千。我稍稍松了口气。汪泉因此
也从层流室里出来，回到原来住的病房。几天后，
根据汪泉血象恢复情况，周主任再次给她穿
刺，复查髓象。没想癌细胞居高不下，最主要的
一项指标原粒，仍高达 &%.%Q，早幼粒 &.(Q，两
项相加 &*.%Q，距预想目标 &Q以下相差甚远。
不但如此，另外一些相关指标也不好。所有这
一切，说明 P<方案对汪泉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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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对这桩婚事她却另有打算

如果很长时间都不去约会，或去了很早
回家，祖堃便暗暗发慌，疑心他们为了他的缘
故闹别扭了，便一遍遍地问他。娇鹂笑言：“人
家祖鸿轧朋友要你这样担心做什么？皇帝不
急急太监！”还问小叔：“我讲得对不对？”祖鸿
脸红了起来。娇鹂格格笑了，补一句：“啥辰光
约景萱姑娘过来，嫂嫂烧几只外国大
菜，让她尝一尝！”

祖堃猛然想起，自景萱上回来过，
后来他生病了，就再未露过面。对于哥哥
的难缠，祖鸿刚开始还耐心解释，以后也
懒得提了。祖鸿门外，越过生铁栅栏，一
大片红屋顶赫然在望，女朋友就住在
其中的一幢石库门里。祖堃对兄弟说：
“请景萱来一次，我有话同她说，怕我
这里龌龊，饭就不请她吃了。”祖鸿忙
否认，还说等阿哥病情稳定一点，她会来
的。祖堃摇头叹息：“这样横请竖请，她都
推三挡四，一定是不肯来了。唉，只怪我
生了这种毛病……”

祖鸿虽然对哥哥一番劝慰，但其
实，他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冤苦。景萱那
一边，却在埋怨他太冷漠、不管不顾。景萱是
他高中时的同学，她家住洪福里，毗邻河滨大
厦，当她父母知道女儿有了男朋友时，便站在
老虎窗前朝上一指，说：“喏，她男朋友就住在
大厦上面哎！”仿佛很有面子似的。
祖鸿神秘兮兮，总是暗里来暗里去，尽管

他多次造访洪福里了，可街坊们却从未看过
他的尊容。邻舍问他长得怎么样？景萱娘说：
“我倒不觉得———可人家说，他像《南征北战》
里的高营长哎！”还无意中漏出一句，毛脚女
婿的照片镜框就摆在万象照相馆的橱窗里。
邻舍偷偷跑去探个究竟，回来后纷纷称赞。不
知怎么让景萱知道了，朝母亲发了一通大火，
还说：“好了也没什么；可万一不好呢？叫我一
张面孔往哪里放？”

景萱娘催着女儿的婚事抓紧些，夜长梦
多。实际上，对这桩婚事她却另有打算。那时，
洪福里居委会挨家挨户动员，锣鼓一天敲几
回，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支边。任凭再唱再敲，
景萱娘就是不理睬；要不就说“到新疆去我不
反对，不过阿拉景萱马上就要结婚了，我还想早

点抱外孙”！本来，结婚这种事女方急不得，一
急，显得很掉价，但锣鼓打得景萱娘实在心烦。
终于有一天，祖鸿开始向景萱求婚了。景萱娘
听了虽然心里直乐，表面上却嗔怪女儿，不该
答应太快。有一次，趁女儿没在家，景萱娘便与
毛脚女婿谈结婚条件，干脆来个狮子大开口，要
这要那，祖鸿听了又开心又郁闷，答应不答应

都不好，于是就慢慢拖着。“开价”的事
他不说，景萱也不知道。婚事就这样耽
搁了，景萱娘见没动静，心里未免有气。
这期间，祖鸿的哥哥查出得了肝

硬化。从此以后，为节省开销，祖鸿少
吃简用，省下来补贴家用，哪还拿得出
那么多钱结婚？祖鸿心挂两头，同景萱
在一起，想到哥哥；同哥哥在一起，却
又想起了景萱，结果是两头都不能尽
心尽力，因此又自责又愧疚又纠结，闹
得寝不安枕。心想：哥哥病重，嫂嫂没
工作，孩子一大堆，将来日子可怎么
过？这种时候，他即便结了婚，也不能
安心。想到哥哥嫂嫂一家待自己亲如
父母、恩重如山；养他这么多年，眼下
正需要出力的时候，他岂能撒手不管？

更何况，准岳母开出的条件也太难了。思来想
去，只能先不考虑结婚。可再一想，哥哥的病
没准要拖很长时间，自己当然心甘情愿，那景
萱怎么办？凭什么要陪他等下去？
景萱娘见毛脚女婿迟迟不动，屈尊不提条

件的事，现在只要婚事订下来，把大红喜帖发
出去就行了。没想到这么一逼，祖鸿就等于没
了退路。于是，他编了一个哥哥想“冲喜”的理
由。当景萱听了祖鸿违心说出的话，久久不语，
突然骇笑一声说：“你做的好事！现在喜帖都发
出去了，亲亲眷眷都知道我就要结婚了，叫我
怎么做人？”无奈，祖鸿只得往哥哥身上推。还
说，一个人病得这样重，不好拒绝他。景萱听到
这一句，立刻反驳说：“是你结婚，还是你哥哥
结婚？为什么要他做主？凭什么他讨乡下老婆，
要你也学样？说穿了，你是被我妈的话吓着了
吧？你真是一只软脚蟹！”从此，他们见面就吵，
各有各的理，都恨对方把自己歪曲了，气得又
骂又摔。祖鸿尽管感到非常愧对她，但既然想
好跟她断了，也不怕撕破脸皮，索性铁了心肠。
景萱想不通，怎么突然间变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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